民族乡村的公共文化建设
              ——云南省峨山县花鼓舞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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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的公共文化建设中，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政府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并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实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三馆工程”、“村村通工程”、千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等，取得很大的成绩，对满足广大乡村的精神文化需求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样一些建设所取得的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所投入的资金并没有充分地发挥作用。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我们只重硬件如房子设备的投入，不重软件如图书、管理使用等的投入；第二、我们的投入不与广大村民的实际文化需求相结合，只是单向注入式的而不是双向互动式的。文化，尤其是公共文化，是群体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文化，脱离开群体的创造和享有，文化的公共性和它的生命力也就非常有限了。从另一层面看，公共文化是政府为主体免费提供国民享用的，它既包括上层精英文化部分，也包括民间群众文化部分，过去我们只注重主要是宣传、教育作用的精英文化部分，而忽略了需要群众参与的具有娱乐、表达等多种功能的民间文化部分，没有注重到这两者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因而所谓的公共文化，并没有真正地“公共”起来。要解决这一问题，注重利用民族或民间文化资源、调动广大村民创造和享有文化的积极性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很好的案例，如云南峨山县以花鼓舞为代表的乡村文化活动。

一  峨山花鼓舞的公共性

花鼓舞是一种流行于云南省中部彝族聚居区的民间舞蹈，尤其以峨山县最为集中。在彝语中花鼓舞被称为“者波必”，原是一种宗教性的祭祀舞蹈，在峨山彝族中有上百年的传承历史。峨山是位于滇中腹地一个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6%、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64%的边疆山区民族县，它是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也是云南省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传统的花鼓舞仪式性很强，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唱跳交替进行，跳完一段后，用鼓槌敲打鼓沿作为节奏再唱一段，唱完又跳。除了腰鼓、大鼓和钹、铙、镲等打击乐器外，无其他伴奏。花鼓舞队除了师傅外，主要由男性青年组成。按习俗只有50岁以上正常死亡的老人，才能够由花鼓舞“欢送”入土。之所以说“欢送”，是由于中国很多民间文化都认为老人到了一定年龄正常辞世是一种自然规律，因此也以“喜丧”的形式来祭奠。此外，虽然花鼓舞是祭祀性舞蹈，但花鼓舞总体的艺术风格却是铿锵热烈。

随着时代的发展，花鼓舞逐渐从祭坛走向了民间。现在，花鼓舞队几乎遍及峨山县的所有村寨，每队人数也从过去的5人不断增加，多的有30人，甚至在大型活动中多个队联合进行几百人的花鼓舞表演。为了舞蹈的好看和热闹，过去唯一的“龙头”也根据跳舞人数的多少发展成为多个。花鼓舞现在更多地成为峨山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节日庆典、建盖新房以及田间地头自娱自乐的时候都要跳花鼓舞。更重要的是，花鼓舞的发展不仅突破了人数的限制，也突破了性别和年龄的限制，大量妇女和中老年人参与花鼓舞的学习和表演，使得花鼓舞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目前在15万人口的峨山县，已经拥有花鼓队681支，参加人数近万人，其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已经成为了峨山县的一大特色。

峨山花鼓舞的参与者都是田间地头的农民，他们大多利用农闲时间自发地进行排练和演出，花销也主要是自己负担。花鼓舞要通过花鼓师傅的教授来传承，有些花鼓师傅已经带出几十支、好几代花鼓队，可以说已经是民间文艺的代表和精英了，但是他们还有自己的营生。年仅40岁的柳学光是被正式命名的民间花鼓艺人，他带出的徒弟有几百人，全县多个村寨都曾请他教授花鼓舞，他还创造性地编排了多个花鼓舞的动作和套路。但他家仍然以种植为生，他则在矿山开车。另外一名年轻的花鼓艺人周兴也是如此，在家种田，农闲时带领自己的花鼓队四处表演，也教授多个花鼓队。群体性和民间性是峨山花鼓舞的最基本特点。花鼓舞在峨山有固定的、数量很大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都是自发、自愿的。花鼓舞是他们愉悦身心、进行社会交往、群体认同的重要手段。

由此可知，峨山花鼓舞这类的乡间传统文化，不管是祭祀文化还是娱乐文化，都是公共性的文化，是特定的乡民群体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满足着乡民们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很多此类公共文化产品在民间仍然有着很旺盛的生命力，是政府进行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时应该高度重视的宝贵资源。

二  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是峨山花鼓舞兴盛的重要原因
花鼓舞现在已经不单纯是乡民自己创造、自己享有、自己发展的了。政府的参与、扶持、鼓励、引导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 地方政府将花鼓舞纳入地方公共文化建设的发展战略
花鼓舞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在峨山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被峨山政府确定为地方文化形象的标志之一。政府组织和聘请专业的艺术和研究人员对花鼓舞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编排和研究，一批基层文化工作者，深入农村，对村民的花鼓舞队进行辅导，以极大的热情推动着花鼓舞的普及和繁荣。政府还牵头编辑出版专门介绍花鼓舞的书籍，拍摄花鼓舞的专题片等，既对花鼓舞进行介绍和推广，也不断丰富花鼓舞的艺术内容，提高花鼓舞的艺术水平。
（二） 结合各种节庆活动，组织花鼓舞表演和比赛，提升花鼓舞的意义，奠定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以峨山县成立55周年庆祝活动为例，600人的花鼓舞让整个开幕式锣鼓喧天、气势夺人，同时来自各乡镇近百支花鼓队在广场、街头巡演，热闹非凡。此外，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峨山花鼓舞比赛和研讨会”，吸引了峨山、玉溪、晋宁和楚雄等10多支参赛舞队；来自北京、上海和省内的民族舞蹈、民族文化、文化建设等领域的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峨山花鼓舞在政府搭建的这个大平台上，向世人展示了独特的魅力，引起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中，峨山各级政府也把各个民族节庆日作为民众展示花鼓舞的舞台，每年的“开新街”、“火把节”等重要节庆，都会组织花鼓舞比赛或展演，对成绩突出者进行表彰，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参与花鼓舞的积极性。
（三） 在地方形象宣传和品牌塑造过程中，政府买单，重点推出花鼓舞
政府将花鼓舞作为地方形象的标志。在政府的推动下，花鼓舞多次代表地区参加省内外各种展演和比赛，最重要的如峨山彝族百人花鼓队代表云南到首都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大型文艺联欢晚会和游园文艺表演，获得各方好评；120人的《龙鼓舞》在昆明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中获大型文艺表演一等奖等。这些大型活动让国内观众认识了花鼓舞，认识了峨山和峨山彝族人民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而这种“文化他者”的认可与重视，对“文化我者”传承与建设、弘扬民族文化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公共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有实效，在于能使广大民众享有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峨山县政府利用花鼓舞推动公共文化建设，用不多的投入取得很好的效果。与以硬件投入来建设公共文化的地区相比，峨山县政府的方法值得借鉴。当然，政府投入资金建设基本的文化设施还是必须的。在花鼓舞活动的推进中，政府投入的仅只是少量的引导资金，例如数量很少的奖金和补贴，却给予了民众来自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和鼓励，使民众更有兴趣去发展自己的文化和艺术。在县庆期间，响应政府号召来参加自由花鼓表演的鼓队有近百支，而大部分花鼓舞表演者是打着背包，拖家带口，乘着拖拉机、马车，甚至靠一双脚从村寨、乡镇赶到县城的。在年节的时候，尤其是乡镇“开新街”的时候，不仅本乡镇各村寨的花鼓队，其他乡镇，甚至其他州市的花鼓队都会来参加巡演，以示“贺喜”。这些花鼓队从组织者那里获得的补助微薄，有的时候仅是一两顿饭。但民众的热情却越涨越高，对于他们来说，跳花鼓，就是为了热闹、开心和交流情感。
政府“搭台”、“买单”或者“推荐”花鼓舞的措施，其成功之处，都在于给了民众极大的自由和空间，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虽然没有给花鼓舞过多地资金或者硬件设施支持，但这种民间艺术却迅速培养繁荣起来，成为地区文化中最绚烂的华彩，其关键是政府能够从民众兴趣出发开展工作。峨山政府在公共文化建设中培养民众精神文化需求，塑造民族文化形象，提升民族自信心，地区文化软实力增强了。这种文化建设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峨山县2006年成为了云南省为数不多的“无毒县”。
三  公共文化建设与文化市场的互动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花鼓舞在峨山的蓬勃发展，不仅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同时也得益于其某些环节的产业化或市场化，各种规模和层次的花鼓舞活动和文化市场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
（一）花鼓舞聚集了人气，活跃了地区的市场，从而也更加提升了民众参与的热情

无论是节庆活动还是民俗礼仪中的花鼓舞表演，都能吸引参与者。富良棚乡过“开新街”节的时候，仅是来“贺喜”的花鼓队就达到二、三十支，人数最多的队有三四十人，最少的也有十来人。此外，舞龙、划旱船等各种民间艺术表演队也有二三十队，整个节庆活动中直接参与民间艺术表演的将近千人。加上来自十里八乡过节的老百姓和外来的游客，一个常住人口仅为1万人左右的小镇上，在节庆期间汇聚3万多人。大街小巷摩肩接踵，表演场里人山人海。花鼓舞在年节表演时必然要在街上巡演，而街道两旁排满了出售各种小吃、农用器具、日常生活用品、甚至粮食肥料的货摊，当地人一边过节，一边欣赏花鼓舞等民间文艺；一边做生意，一边采购需要的货物，大量商品在市场上交换流通，整个市场沉浸在欢乐和振奋的氛围里。热闹的氛围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吸引了相当多的人参与到节庆活动中，和富良棚乡接壤的楚雄、双柏等地的大批群众每逢节庆都会专程来峨山参加各种活动。节庆中的各种活动一般都会延续1到3天，大家围着火堆吃喝、跳舞唱歌，更是通宵达旦，热闹非凡。 
（二）花鼓舞的兴盛带动了相关的民族手工艺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

1995年到2006年10年间，峨山的花鼓舞队从133支发展到680支，增长了5倍，人数从1300多人发展到近万人，增加了7～8倍。花鼓舞迅速扩大的规模，对民族服饰、舞蹈道具等相关民族工艺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空间，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民族手工业中来。据估计，峨山为花鼓舞表演进行服饰、道具制作和组织服务等方面的人几乎占全县人口的一半以上。目前花鼓舞表演使用的主要服饰都是当地彝族的传统服装，其剪裁、刺绣和上面的银饰等大多由当地农村妇女手工完成，一套完整精美的服饰价格可达到几百元。花鼓舞表演本身也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尤其是随着农民们收入的提高，民间请花鼓队贺新房、送老人等表演时所给的报酬也在不断提高。花鼓队在为乡镇贺年节、庆喜事的时候，很多公司、企业和个人也会“挂红”以示感谢和同喜，根据个人的实力和心意，“挂红”的金额可从二三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花鼓舞和其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并为增加农民收入拓了新渠道。
正是由于花鼓舞和市场之间形成了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才使花鼓舞不断发展壮大，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民众以极大热情投入其中，发挥着公共文化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为文化进入市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发展方式探索出一种新的模式。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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